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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课题组在黑龙江大学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资助下 ,围绕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鄂温克

族户口档案进行调研 ,意在全面了解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状况 ,掌握有关史料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 ,为深入研

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问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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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历史人口资料 ,清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事实上 ,清代官方编制的

户口档案史料十分丰富 ,只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满文书写 ,而且数量大 ,需要投入的工作量大 ,成效小 ,所

以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 ,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真正重视。本课题围绕黑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进行调研 ,意在全面了解鄂温克族历史人口资料的现存状况 ,掌握有关史料的基

本内容和重要价值 ,为深入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及相关问题奠定基础。黑龙江省档案局 (馆 )领导对

本课题的调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特别感谢历史档案保管处申国政处长以及刘淑珍、杨瑞生、刘

德婧等多位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一、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简介

　　 (一 )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概况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上起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 ,下至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年 ) ,共 43723卷。其中满文 (含部分满汉合璧 ) 21764卷 ,约占总数的 50% ,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蒙文

卷 ,共计 366. 37延长米。[ 1 ] ( P10～11)
档案涉及综合、军事、民政、司法、财政、文教、中外关系等许多内容 ,其

中民政户口档案占了一定的比例 ,鄂温克族户口档案即包含其中。

清代鄂温克族通称“索伦”,最初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将军辖下的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 ,齐齐哈尔、

墨尔根、黑龙江城、呼兰等城的鄂温克族人数极少。还有一部分鄂温克人被调遣到新疆驻防西北边疆。

本课题重点调查了布特哈和呼伦贝尔两地的鄂温克族户口档案。

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主要包括户口册和比丁册两种形式。这些户口档案均以满文书写 ,由左到右 ,由

上至下。户口册尺寸为 36. 6 ×22厘米 ,每页 10行 ,行间距约为 1. 5厘米 ,每行约写 15—20个满文词

汇。比丁册尺寸 32. 9 ×19. 2厘米 ,每页 9行 ,行间距为 1. 3厘米 ,每行约写 10—15个满文词汇。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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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书写有误 ,笔帖式往往进行挖补改正。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清代户口档案专题目录》进行统

计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册始于咸丰元年 ( 1851年 ) ,止于光绪二十六年 ( 1900年 ) ,共有 383卷 , 149828

页 ,咸丰年间共计 54卷 , 31054页 ;同治年间共计 49卷 , 26657页 ;光绪年间最多 ,共 280卷 , 92117页。

从地域上看 ,布特哈户口档案共有 192卷 , 96177页 ,呼伦贝尔户口档案共有 191卷 , 53651页。

户口册与比丁册的编制年代有所差别。布特哈户口册编制年代包括咸丰二年、七年、八年、九年和

十一年 ,同治二年、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和十二年 ,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年均有。呼伦贝尔户口册

编制年代包括咸丰二年至十一年 ,同治元年、三年、四年、九年至十二年 ,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年均有

记录。可以看出 ,户口册几乎年年编制 ,年代越晚 ,记录越丰富完整。布特哈比丁册主要分布在咸丰二

年、八年、十一年 ,同治十二年 ,光绪二年、五年、十一年、十四年等年份。呼伦贝尔比丁册主要分布在咸

丰五年、八年 ,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每隔三年几乎都有记载。比丁册三年一报的规律十分突出。同户口

册一样 ,光绪朝比丁册是最详尽、完整的。遗憾的是 ,同治朝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比丁册仅存 1册 ,缺

漏和遗失较多。

(二 )布特哈、呼伦贝尔地区的历史沿革

黑龙江将军衙门设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 ,是清代八旗驻防地方的军事机关 ,负责管理黑龙江地区的

军政、外交、旗务 ,监管地方民刑等各项事务。衙署最早设在黑龙江左岸的旧瑷珲城 (今俄罗斯维谢雪

村 ) ,康熙二十三年迁至江右岸的新瑷珲城 (也称黑龙江城 ,今瑷珲镇 )。康熙二十九年移驻墨尔根城

(今嫩江县 ) ,三十八年又移至齐齐哈尔城。雍正二年 ,曾就将军衙门驻地迁移问题进行过讨论 ,尽管有

再迁呼兰和回迁黑龙江城的提法 ,但在黑龙江将军陈泰的坚持下 ,雍正皇帝最终同意黑龙江将军衙门继

续驻扎齐齐哈尔城。[ 2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裁撤将军改设巡抚 ,黑龙江将军衙门为黑龙江行省公署所取

代。

黑龙江将军下设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布特哈、呼伦贝尔、呼兰等副都统、总管、城守尉。清

初 ,居住在大兴安岭、嫩江流域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各部落 ,由理藩院直属的布特哈索伦达斡尔

总管负责管理。黑龙江将军衙门设置后 ,先于康熙二十三年从达斡尔男丁中选拔 500名为八旗兵丁 ,驻

防新建的黑龙江城 ,以备战雅克萨。后于康熙三十年 ,将布特哈索伦达斡尔事务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至雍正十年 (1733年 ) ,正式编设布特哈八旗 ,同年拣选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等部兵丁 3000名

迁移呼伦贝尔附近的济拉嘛泰河口 ,编设呼伦贝尔八旗。在其后的 170多年间 ,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

八旗驻防机构由总管衙门升为副都统衙门 ,兵丁有不食饷到食半饷 ,军政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但它们与

黑龙江将军辖下的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副都统衙门以及所属兵丁完全不同 ,基本保持了渔猎、游

牧的生活方式。

　　二、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的内容

　　 (一 )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口档案

布特哈地区居住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部族 ,它们共同组成了布特哈八旗。在布特哈八旗内 ,

各个部族都单独组建牛录。除了正黄旗以外 ,其他七个旗内都有鄂温克牛录。

1.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信息

我们首先来看户口册和比丁册所记录的人口信息。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户口册 [ 3 ]首页写有 :“核查

布特哈地方官兵户口细数开列其后。”随后按照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旗的顺序

记录官兵户口信息。每旗下以牛录为单位 ,牛录下以户为单位。每户虽未明确指明户主 ,但每户开始格

式为“一户 ××, ××岁”,而且这个人为男性 ,该户其他成员均以他为中心标注相互关系。此人即被视

为户主。即使户主已经死亡 ,其寡母或寡妻的户口仍以此人为户主。各牛录、各旗都有汇总 ,详细统计

户、丁、余丁、闲散、男孩、妇女、女孩等项总数 ,佐领、领催、骁骑校、族长等人依次签名担保 ,俗称“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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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结”、“出具甘结”、“具保”。例如 :

镶黄旗金福牛录现有户三十九 ,丁三十一 ,闲散九十 ,西丹十一 ,男孩二十一 ,妇女四十九 ,女孩十

六 ,为此兼理章京额勒精额 ,署理骁骑校明堂 ,领催依克塔布 ,族长庆禄等共同具保。

户口册结尾处有布特哈八旗官兵户口的汇总 ,统计项目与牛录、旗汇总均相同。最后一页题写着

“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九”,即为户口册编制时间。

比丁册是以男丁为对象专门记载三代男丁的一种户口档案 ,每三年进行编审一次 ,主要为征收赋

税、调查兵源提供依据。尽管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 [ 4 ]卷首残缺 ,我们无法得知其开篇题写内容 ,但

此类档案开篇内容大致相同 ,我们不妨来看看光绪二十六年布特哈比丁册 [ 5 ]
,该卷比丁册首段写有“比

验八旗男丁核查比丁开列其后”,故比丁册又称“三代册”、“三代红白册”。

我们具体来看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内容。虽然与户口册一样 ,都以户为单位进行统计 ,但统计

内容明显不同。比丁册依照八旗序次编排 ,但每一旗内牛录先后顺序与户口册并不相同 ,而且只记载三

代男丁 ,不记载妇女和儿童。比丁册只标注户主姓名、身份、部族以及其祖父、父亲的相关信息。例如 :

一户骁骑校迪博提讷依 ,故祖父骁骑校 ,故父骁骑校 ,陈索伦一。

比丁册各牛录与旗的汇总项目大致相同 ,如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比丁册中镶黄旗汇总为 :

此旗现共有一百五十户 ,陈索伦二百三 ,陈摩凌阿鄂伦春二十四。陈销档达斡尔四。陈残索伦三十

八 ,将其中出征所空缺之披甲一人减去 ,现有陈残索伦三十七 ;陈残摩凌阿鄂伦春八。新残索伦三。新

进索伦二十四 ,新进摩凌阿鄂伦春三。除此之外 ,已故陈索伦二十九 ,已故摩凌阿鄂伦春六 ,已故销档达

斡尔一 ,已故陈残索伦十三。署理副管珠尔苏宝、固勒琛等共同具保。

从上述汇总数据可以看出比丁册的统计项目。该比丁册结尾处是完整的 ,有准确的编制时间 ,即

“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四”。

2.布特哈鄂温克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对比

一般来说 ,户口册的内容十分详细 ,不过由于没有所属部族的信息 ,所以不能反映各旗、各牛录、各

户的族属 ,因此我们无法直接从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地的户口册中直接提取鄂温克族的人口资料。比丁

册恰恰弥补了户口册的这个缺欠。如前所述 ,比丁册里的每一户都有族属记录 ,每一个牛录、旗的汇总

也都以族属为单位进行统计。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将户口册里的牛录名称与比丁册里的牛录名称一

一核对 ,根据比丁册各牛录的族属记录来确定户口册中各牛录的族属 ,从而确认鄂温克族的户口信息。

事实上 ,清代户口册是编制比丁册的基础。黑龙江、吉林、盛京等地原本只有比丁册 ,直到乾隆三十

六年开始编制户口册。[ 6 ]户口册的出现使黑龙江乃至东北边疆人口记载更为详细 ,这不仅完善了男性

人口的统计 ,还收录了妇女、儿童人口信息。编制比丁册的人员可以依据户口册进行男丁的比验 ,上级

机构和官员也可以根据户口册来核查比丁册的真伪虚实 ,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虚报兵额、冒领饷银或

者漏报男丁、逃避兵役的情况。下面我们以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户口册与比丁册中的正红旗鄂温克牛录

为对象 ,重点说明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关系。
表 1　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正红旗鄂温克牛录户口统计表

序号 牛录名 户 丁 余丁 闲散 男孩 妇女 女孩 佐领 族长

1 kingm ing 10 13 1 3 10 13 7 kingm ing g inuÍan

2 ya lfungga 8 8 2 2 6 10 7 bu lg ingga gundeÍan

3 se ktungga 7 5 0 2 3 3 1 ko ro n ta i sum um ba r

4 je kuÍan 13 15 1 2 7 14 13 je kuÍan su rtu

5 ga lb ingga 38 8 12 15 31 48 31 ga lb ingga da ibungga

6 tikangga 15 14 0 2 8 17 8 tikangga g iltaÍ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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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um iÍan 35 33 9 10 31 43 9 sum iÍan m in tuÍan

8 nedengge 18 19 5 6 20 21 11 u lingge fuÍan

9 sa rsngga 75 43 71 22 64 110 76 sa rsngga to lo c in

10 w e s ikungge 85 77 63 51 123 148 119 tuw akeyangga ne teÍan

11 sum im boo 58 40 34 17 57 78 61 sum im boo ba tuÍan

12 w eh iye bu 24 24 5 6 19 30 10 w e h iye bu heÍan

13 se re n te i 16 17 4 2 11 21 10 w e h iye bu jukim boo

14 fe rdeÍan 49 42 10 12 41 58 28 fe rdeÍan band iÍan

15 tiye lin 18 21 2 7 16 24 16 tiye lin do b iÍan

16 sum ingge 50 46 7 19 33 62 32 sum ingge ilingga

小　计 519 425 226 178 480 700 439

总　计 519 2448

　　表 2　咸丰十一年布特哈正红旗鄂温克牛录比丁统计表

序号 牛录名 户 陈索伦
陈残

索伦

已故

陈索伦

已故陈

残索伦

新残

索伦

新进

索伦
佐领 族长

1 kingm ing 6 13 2 0 0 0 0 kingm ing to rfo Ían

2 ya lfungga 5 10 1 0 0 0 0 kingm ing jinungga

3 sektungga 6 6 2 1 0 0 0 w eheye bu ilingga

4 jekuÍan 10 14 3 0 0 0 0 je kÍan su lingga

5 ga lb ingga 26 46 11 4 10 2 2 ga lb ingga da ibungga

6 tiksangga 8 15 1 1 1 0 1 tiksangga g im c ingga

7 sum iÍan 28 41 7 3 1 0 10 sum iÍan ba rdangga

8 jingde 8 19 3 2 0 1 4 u lingge tim buÍan

9 sa rangga 46 100 17 13 3 1 22 sa rangga to lo c in

10 w e s ikungge 48 124 38 12 7 1 21 tuw ake yangga ne teÍan

11 sum im boo 40 67 12 11 6 0 13 sum im boo ta lkingga

12 w e h iye bu 13 25 4 4 2 1 3 w e h iye bu Íu lin

13 se ren te i 5 21 1 1 0 0 1 w e h iye bu fu lin

14 fe rdeÍan 25 48 9 3 1 1 5 fe rdeÍan band iÍan

15 tiye lin 6 14 5 2 0 0 5 u lingge do b iÍan

16 sum ingge 25 50 13 2 3 2 1 sum ingge fun tina

小　计 305 613 129 59 34 9 88

总　计 305 932

　　如表所示 ,户口册牛录汇总第一项与比丁册一样都是户 ,但从数据上看 ,相对同一牛录而言 ,比丁册

的户都要少于户口册。从正红旗人口总数来看 ,户口册中共有 519户鄂温克人 ,而比丁册中有 305户 ,

这只能说明在户口册中有的户中没有丁 ,所以不被计入丁户。另外 ,把户口册中的“丁”、“余丁”、“闲

散”相加总数是 829。比丁册中“陈索伦”“陈残索伦”“新进索伦”“新残索伦”相加总数是 839,。户口

册中的丁数与比丁册中的丁数 (除去已故的 )仅相差 10人。然而 ,户口册中还有 1619名妇女和儿童不

在比丁册内。因此 ,仅凭比丁册中的男丁数目来推算当时的人口数很难达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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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特哈鄂温克人口的历史演变

我们根据户口册和比丁册资料 ,既可以概括出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在内的整个布特

哈地区的人口演变情况 ,也可以梳理出鄂温克族某一家族的人口演变情况。就整个布特哈地区而言 ,自

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六年 ,在不到 40年的时间里 ,丁户数呈现出递减趋势 ,这与骁勇善战的布特哈八

旗征战全国、死伤严重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同治十二年、光绪十四年丁数有所增长 ,但至光绪二十六年

仍有较大幅度减少。根据比丁册的记载 ,我们统计出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丁户的变化情况。
表 3　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丁户变化统计表

　　　　类别

年代
户

现有男丁

陈索伦
陈残

索伦

新进

索伦

亡故男丁

陈索伦
陈残

索伦

销档男丁
陈残

索伦

咸丰十一年 559 93 31 28 11

同治十二年 [ 7 ] 578 89 13 10 2 1

光绪十四年 [ 8 ] 576 98 9 8 1

光绪二十六年 [ 5 ] 499 86 1 10 19 1

　　丁户数的递减规律同样可见于户口册 ,并且不局限于鄂温克族 ,同样适用于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

鄂伦春族。布特哈镶黄旗由鄂温克和达斡尔两个民族构成 ,鄂温克占 4牛录 ,达斡尔占 12牛录。同一

时期镶黄旗总人数在不断减少 ,且递减速度趋快。闲散数、男孩数、妇数则都处于持续递减阶段 ,余丁数

与女孩数虽有波动 ,但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

如果我们以比丁册所记载的男丁信息构建出家族的世系 ,再根据户口册内容 ,就可以全面了解家族

人口的繁衍情况。以布特哈镶黄旗鄂温克世袭佐领金福家族为例 ,截至光绪二十六年 ,该家族世袭佐领

由色尔刚章承袭 ,其后由长子金福承袭 ,再次由金福的长子成明承袭。该家族人口数变化不大 ,色尔刚

章一代有 4人 ,金福一代有 6人 ,成明一代有 8人 ,成明之子荣庆一代有有 5人 ,最后一代只有 2人。

表 4　世袭佐领金福家族世系表

(二 )另具特色的呼伦贝尔鄂温克户口档案

呼伦贝尔地区户口册与布特哈地区户口册稍有不同。呼伦贝尔八旗分为索伦、新巴尔虎、厄鲁特三

部。索伦八旗包含索伦、达斡尔、(陈 )巴尔虎、鄂伦春四个部族的牛录 ,有的牛录属于单一部族 ,有的牛

录属于两个部族 ,这就使我们在提取鄂温克族户口信息时遇到很多困难。

1.呼伦贝尔鄂温克族户口册与比丁册

索伦八旗分为左、右翼两部分。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为左翼 ,其余四旗为右翼。每旗各

·09·



有三个牛录。以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 [ 9 ]来看 ,镶黄旗成善、扎奇布牛录 ,正白旗德宝

牛录 ,镶白旗精善牛录 ,正红旗丰寿、常兴阿、常绵道尔吉牛录 ,镶红旗乌尔恭阿、拜唐阿牛录 ,镶蓝旗松

海、车勒恩、绰克托牛录 ,总计 12个牛录均为索伦牛录 ;镶黄旗穆克德布牛录、正白旗成顺牛录、正黄旗

全福、锐喜牛录均为索伦和达斡尔共同构成 ,正白旗托克通阿、正黄旗萨音布彦牛录均为索伦和鄂伦春

构成。另外 ,镶白旗阿勒精阿牛录、正蓝旗乌尔精扎布和常宝牛录为巴尔虎牛录 ,镶白旗布隆牛录、正蓝

旗恩克牛录为巴尔虎和鄂伦春构成 ,镶红旗胜福牛录全部都为鄂伦春。由此可知 ,此 24个牛录中有一

半为索伦 (鄂温克 )牛录。

比丁册记载项目包括“现存户”、“原有比丁数”、“新进丁数”、“故比丁数”等 ,最后同样标注出具保

官员。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比丁册记载 :

镶黄旗现有户二百九十五 ,陈索伦一百七十四 ,陈巴尔虎八百八十六 ,陈达斡尔七十九 ,陈鄂伦春

一 ;新进索伦十九 ,新进巴尔虎八十 ,新进达斡尔七 ,。此外 ,已逃陈巴尔虎一 ,故陈索伦十八 ,故陈巴尔

虎六十八 ,故达斡尔三。总管衔副管巴当阿 ,副管耶德布等共同具保。[ 10 ] ( P113)

根据户口册与比丁册的对比可知 ,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原本都属于上三旗 ,比丁册对此旗籍变化有明

确的记载 ,如由镶黄旗拨到镶白旗 3个牛录 ,镶黄旗拨到镶蓝旗 3个牛录 ,正黄旗拨到正红旗 3个牛录 ,

正黄旗拨到镶红旗 3个牛录 ,正白旗拨到正蓝旗 3个牛录 ,索伦牛录的旗籍调整也在其中。

2.呼伦贝尔与布特哈的户口册对比

呼伦贝尔索伦户口册的具体内容与布特哈一致 ,但各牛录、各旗汇总项目要比布特哈户口册复杂。

呼伦贝尔户口册的汇总部分有 6大项 ,包括“开除”、“现存户”、“丁总数”、“妇总数”、“男孩总数”、“女

孩总数”。其中“开除”项下还包括减少户 ,逃丁数 ,亡故丁、妇、男孩、女孩 ,出嫁姑娘 ,休回娘家妇。“妇

总数”中还包括新娶妻。在“男孩总数”、“女孩总数”时 ,对新生男孩、女孩另行登记 ,但包含在男孩总数

和女孩总数之内。最后标注出具保官员。光绪二十六年呼伦贝尔索伦八旗户口册记载 :

镶黄旗中成善牛录开除故丁一 ,故男孩一 ,故女孩一 ,现有十二户 ,加上成丁一 ,共有丁二十一 ,共有

妇二十四 ,共有男孩十九 ,共有女孩十五。署理佐领骁骑校荣胜、署理骁骑校领催苏分、领催巴雅尔布彦

等共同具保。[ 9 ] ( P21)

相对于布特哈户口统计而言 ,呼伦贝尔索伦八旗的户口统计比较混乱。我们在光绪二十六年呼伦

贝尔索伦户口册中选取了一户巴尔虎的资料 ,从中就会看出呼伦贝尔户口统计不完善之处。

一户闲散讷奇宝 ( ne c im boo )七十四岁。纳萨兰 ( nam sa ran )之子闲散朱朗阿 ( ju rangga )六十三

岁 ,其妻六十三岁。讷奇讷 ( nec ine )之子闲散苏尔精阿 ( su rjingga )五十五岁 ,其妻五十一岁。子闲散

七品顶戴舒明阿 ( Íum ingga)四十九岁 ,其妻四十三岁 ; (子 )闲散乌尔图那逊 ( u rtuna sun)四十一岁 ,其

妻三十四岁 ; (子 )披甲乌凌阿 ( u lingga)三十二岁 ,其妻二十九岁 ;朱朗阿 ( ju rangga )之子余丁乌尔通

( u rtung)三十六岁 ,其妻四十岁 ,披甲达崇阿 ( dacungga)二十九岁 ,其妻十九岁。苏尔精阿 ( su rjingga)

之子乌尔衮 ( u rgun )九岁。舒明阿 ( Íum ingga )之子伯奇伯楞图 ( be kibe le ng tu )十四岁 ,哲奇连吉瓦

( jec iliyangg iw a)八岁 ,托密兰扎布 ( tom iran jab)四岁 ,女孩二十一岁 ,次女十岁。乌尔通阿 ( u rtungga )

之子额勒春 ( e recun)八岁 ,孪生女孩八岁 ,次女六岁。乌凌阿 ( u lingga)之子彦德春 ( yande cun)七岁 ,

女孩二岁。 [ 9 ]

这份户口资料存在很多问题。一是讷奇宝、纳萨兰、讷奇讷三人的关系没有记录 ,但从排列顺序和

年龄来考虑 ,这三个人应该是兄弟。二是随后的“子闲散七品顶戴舒明阿”的父亲是上述兄弟三人中的

哪一位 ,也没有说明 ,我们把它看作是户主讷奇宝之子。三是对双名问题没有说明 ,根据户口子嗣的排

列推测 ,乌尔图那逊 ( u rtuna sun)与乌尔通阿 ( u rtungga )可能为一人双名现象。上述问题在呼伦贝尔

索伦八旗户口册中屡见不鲜 ,但在布特哈户口册中却不存在。

(三 )户口档案与鄂温克社会状况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不仅仅是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原始记录 ,还是清代鄂温克社会状况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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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我们首先从咸丰十一年的八旗 (正黄旗无鄂温克牛录 )户口册中每旗抽取一个鄂温克牛录 ,来看

各个牛录中的男女比例问题。

镶黄旗金福牛录现有户三十九、丁三十一、余丁十一、闲散十、男孩二十一、妇四十九、女孩十六

正白旗依勒兴阿牛录现有户四十九、丁三十三、余丁三十三、闲散二十七、男孩四十六、妇七十六、女

孩六十三

镶白旗古勒琛牛录现有户二十九、丁二十八、余丁三、闲散十、男孩二十、妇四十六、女孩二十一

正红旗讷恩登额牛录现有户十八、丁十九、余丁五、闲散六、男孩二十、妇二十一、女孩十一

镶红旗阿尔达西德牛录现有户二十二、丁十一、闲散五、男孩十五、妇二十三、女孩十二

正蓝旗包勒洪阿牛录现有户三十五、丁二十六、闲散十二、男孩十四、妇三十八、女孩十四

镶蓝旗福勒呼讷牛录现有户三十七、丁三十四、余丁三、闲散十三、男孩十一、妇三十九、女孩十五

这 8个牛录共有 229户 ,人口总数为 901,平均每户 3. 9人。在总人口中 ,男性为 457人 ,占

50. 72% ;女性为 444人 ,占 49. 28% ,男女比例比较适中。当然这是咸丰十一年的情况。到了光绪末

年 ,鄂温克族总人口虽已下降 ,但男女比例变化不大。

我们知道户口册只记录男性名字 ,女性只以“妻”、“女儿”、“母亲”等身份载入 ,已婚妇女登记姓氏

和年龄 ,女童则只记年龄。在登记顺序上 ,往往先记丈夫后记妻子、先记子后记母、先记弟后记姐 ,可见

当时男女尊卑十分明显。如 :“一户领催都善三十五岁 ,其妻苏都里哈拉 ,长子穆精阿七岁 ,次子鲁精阿

六岁 ,女儿十六岁。”咸丰十一年 ,布特哈鄂温克族户内女性的生育年龄大约在 21. 57—29. 24岁之间 ,其

中最小的育龄妇女 14岁 ,最大的 40岁。另外 ,有的母亲只比儿子大两三岁 ,很可能是继母。也有母亲

比儿子大六十几岁的 ,可能是过继的或是收养的。

布特哈、呼伦贝尔户口册详细记录了已婚妇女的姓氏。根据户口册记载 ,鄂温克族户内已婚妇女姓

氏主要有 :

姓氏 汉译音 汉姓 姓氏 汉译音 汉姓

ac ikcah ir 阿齐克查依尔 阿 ko do r 阔多尔

ac ikh ir 阿齐克依尔 lem bu rge 勒姆布尔格

ao la 敖拉 敖 m egeh ir 莫格依尔

a rbunca 阿尔本查 m e lje re 莫勒哲勒 孟

bayah ir 巴雅依尔 白 m eneg ir 莫讷依尔 孟

bu lam u 布拉姆 m e rd in 孟尔丁 孟

bu rde he t 布尔德和特 m eyeh ir 莫耶依尔

c ic ig ir 齐齐依尔 陈 m o hūh ir 毛呼依尔 毕、赵

c im c ig ir 齐木齐依尔 naka ta 那卡塔

de du l 德都勒 nam ir 那米尔

d ( t) u la r 杜拉尔 杜 o no n 鄂嫩 鄂

de ne he r 德讷和尔 sudu r 苏杜尔 苏

gaban 嘎班 sam ah ir 萨玛基尔 萨

gakdah ir 嘎克达依尔 so do ( u) r 索多尔

ge h i( e ) n 格欣 (合音 ) sudu ri 苏都里

ge ne n 格嫩 tukdun 涂格敦 涂

gew eh ir 葛瓦依尔 葛 ucac ika 乌查齐卡

go bu l 郭布勒 郭 u ja 乌扎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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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rah ir 郭拉依尔 关 u lisu 吴立西 (苏 )

gu luh ir 古鲁依尔 unu (o ) kto 乌努克托

haha r 哈哈尔 w a ilah ir 魏拉依尔 魏

hūw aya r 华雅尔 w a rkan 瓦尔堪

jingkir 精奇里 金 w e re 倭热

kakag iyada 卡卡加达 yakūs 雅库斯

ke lte h ir 克尔特依尔 何

　　这些姓氏并非鄂温克族独属。由于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通婚 ,所以在鄂温克族户口内

所见到的已婚妇女姓氏涉及多个民族。

　　余　论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作为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第一 ,清

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研究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第一手资料 ,能够填补鄂温克族历史人口资料的空白 ,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鄂温克族人口研究方面 ,沈斌华、高建刚先生合著的《鄂温克族人口概况》[ 11 ]

具有代表性。该书对鄂温克族人口源流、迁移、分布、婚姻、家庭等很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不过由

于历史资料的缺乏 ,对鄂温克族历史人口的论述不多。“我们对少数民族人口历史研究较少 ,现在挖掘

人口历史资料是属于补救性的艰巨工作 ,费力大 ,成果小 ,但对研究人口现状和将来 ,人口历史资料又较

重要。”[ 12 ]在调查中 ,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只有经过大量繁琐的整理翻译工作 ,满文户口册、比丁册才能

在研究中发挥作用。也正因如此 ,保存完整、记录详尽、户口数据丰富的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才堪称

是鄂温克族历史人口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第二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东北边疆历史研

究的重要资料 ,不仅能够验证其他史料的记载 ,还能提供更翔实充分的新资料 ,有助于我们加强清代对

东北边疆实施“徙民编旗”措施的认识和理解。第三 ,大量珍贵的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是我们研究鄂温克

族社会文化的重要依据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鄂温克族的家族、婚姻、经济以及姓名等各种文化要素 ,

推进以鄂温克族为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清代鄂温克族户口档案有部分遗失或破损 ,这对研究工作而言是巨大的损失。由于数量大 ,查阅工

作也存在着很多困难 ,且纸张由于年久等原因易破损。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档案全部用满文书写 ,对于

不懂满文的研究者来说只能望尘莫及。因此 ,强化基础整理工作 ,加大翻译力度 ,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

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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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financial aid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eating funds for student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group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the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files of Ewenki in

Q ing Dynasty stored in Heilongjiang A rchives, in order to thoroughly know about the p resent sit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population of Ewenki, and master the basic contents and essential value of them,

and even to lay fundamental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population of Ewe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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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立

黑龙江省文化厅于 2006年 11月 3日召开了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 ,黑龙江省文

化厅副厅长宋宏伟等主管领导与有关专家 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传达了“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成立黑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

家委员会的通知”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通过了“黑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名单和”和“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有

关领导向专家颁发了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书。宋宏伟副厅长就贯彻落

实国发 42号和国办发 18号文件及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做了重要讲话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李明明研究员介绍了出版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文库的有关内容 ,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探讨 ,希望将此项重要工作扎实推进 ,求得实效。

赵阿平教授参加了黑龙江省文化厅召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 ,被聘为黑龙江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嵩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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